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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一五　返璞归真

渊明去北京演讲，像以前一样，先路过香港。他跟陈励通电话，帮小典的女儿进窝中附属幼稚园。陈励任副校长，刚退休，谈到为诺奖得主办座谈会时说：

「他跟你同级，来不来参加？我会安排你在会后见小学校长。」

渊明准时到窝中，一进礼堂，便想起在这里公演的「万世师表」，重回少年时。中、小学生正在礼堂外排队，陈励帮他找侄女出队合照。十一时余座谈会开始，诺主应答不如流，甚至说得上慢，陈励和渊明虽坐前排，仍不免「马骝头」态复萌，像中学开周会时般谈起话来。陈励说：

「「跟谁结婚」最影响一生。」

对诺主来说，最影响他一生的恐怕是父母要大姊带他离开河南；这么说，最影响渊明一生的也是「离开」，离开石桥，离开……。渊明自问：如果我不离开石桥，五、六年后二老爷和素英会怎样？人生是单轨路，经常会无奈地问：如果不这样做，会怎样？

座谈后，诺主把奖章送给窝中，情怀感人，赢得鞭炮般的掌声。

诺主下台后跟渊明握手。渊明觉得座谈会相当成功，只不知为甚么跟诺主座谈的同学没他那班的。

陈励跟渊明、同学会会长及澳门分校领导在校外吃饭。他指着渊明，跟会长说：

「他就是说「中学毕业时的走向决定一生」的那位校友。」

四人谈当年，包括谈棒而没能更上一层的同学。

饭后陈励带渊明见小学校长，校长说四千人申请两百个位子，一时帮不了小典。

渊明在广州打电话给素兰。她跟母亲张敏来专家楼访他，并送上一只鸡，用纸包着。没多久便传出鸡声，原来鸡是活的，招待所难招待。他打电话给亚冰的父亲：

「我送你一只活鸡，要不要？」

李教授笑着说：

「要，你来我这儿吃中饭！」

「见鸡不忍食其肉。我请小兰送，改天再来拜访你。」

张敏健谈，小兰跟李教授回来后她在谈宗教，说：

「我把《游子情》藏在保险箱里。」

渊明十分惊讶，拿出揣在袋子里刚誊好的《宗教的精神》，传给他们：

宗教代表希望；因希望的质与量，世上有许多宗教。方块字里的宗教由祖宗教及儒、道、佛融成，有许多分支。

宗教讲究修炼，不仅在道德上，也在思想上。道德上求自然，思想上求美，以当代的生产与管理技术为手段。道德向旧，思想向新，两者相辅相成。缺乏现代思想指引的道德是狂热的，缺乏现代道德指引的思想是危险的。宗教里的信偏于信念（faith），许多科学家都拥有强烈的宗教情怀；这情怀促使科学家探寻智慧 ，老师引导学生上路，父母抚养儿女成人。

宗教主张清除执着；执着是人追求一个目标的同时，不放弃其他不协调的目标，例如贪权、贪名、贪利及嫉妒都是信教的执着，它压抑表现，伪作谦虚，阻碍竞争，将世界推向是非与优劣不明。

宗教主张老师与弟子打成一片，相互学习，相互影响。

宗教追求返璞归真，璞是恢复本性而不是重回远古或孩子时代；美与自然都在寻寻觅觅中提升，代表着宇宙一角的演化。

许多宗教都排斥它教，或直接或间接，石壶、子青和渊明反对，他们结义时不曾结思、感、行，他们相信人的潜能，并认为真、善通过美定位，人才不会为真、善打斗起来。

二十一日渊明自羊城飞北京。

二十二日晚他应P大邀请谈《红楼梦与文艺创作》。演讲后六毛带他去三角地。眼见海报，想起多年来的风云，感触丛生。

二十三日晚他应B大邀请，重谈《红楼梦与文艺创作》，仍是两小时，听众约三百，只可惜他由R大至B大时交通阻塞，一个多小时才到，虽省了晚餐，仍不免迟到。

周六下午陈教授约他到P大座谈，几年前曾邀他来P大演讲，也听了《红楼梦与文艺创作》。席间谈到心胸。有学者问：怎样才算有心胸？渊明说：批人时不忘他的优点，捧人时不忘他的缺点。又有人问：怎样才能使学生有理想？他说：我们加拿大重视宗教和人权，相信法律而不相信政府，因此人能发展自己的理想。

今天是圣诞节，小静怕渊明寂寞，提议和他一道儿过。六毛、小雅和小玉也都这么想，约在贤进楼同乐。因陈教授宴客，五人在天黑后才聚集。小玉提议玩青蛙跳水，逆时针进行，一人说几个青蛙，一人说几个跳水，跟着青蛙纷纷扑通、呱呱，代表跳或不跳。跳水在前，不跳在后，说错或说迟了都要被罚。如果一人说三个青蛙，一人说两个跳水，那么三人跟着说扑通、扑通、呱呱，然后重新开始，可说易如反掌。如果一人说一百个青蛙，一人说五十个跳水，那么扑通、呱呱便很难迅速算准，因此他们限制青蛙不得超过十只。即使这样，被罚者仍众。玩厌了，六毛提议玩猜铜钱：一手握零至四枚铜钱，逆时针顺序猜，单轮猜中罚，双轮猜中奖。渊明记不得单、双，被罚唱歌，他想起在「史小」学的「送别」，唱道：

长亭外，

古道边，

芳草碧连天

……

众女跟着唱。后来他被罚说笑话，想起父老讲的故事，说：

「以前有一个农家少年，想进城去闯一闯。爸爸不放心，说城里的人不可信，详告防骗术。说完发现儿子呆若木鸡，叹道：

「你只记一句：讲价还一半。」

儿子离开父亲，在半路上不停地背诵：

「讲价还一半……，还一半……，一半……」

终于进了城。眼见城里的人衣冠楚楚，看看自己，决定进店订制新装，选布量身以后，开始讲价，老板说：

「八百元。」

「四百。」

「六百。」

「三百。」」

众女开笑，并猜老板怎么反应。渊明说：

「你们没猜中，老板患心脏病，怕因气发作，说：

「小弟，我送给你！」

「我只要一半。」」

夜深，众人渐不分彼此。有人提议讲平生最痛苦的事，渊明说：

「我比你们年纪大，又历经战乱，能「活着」已是运气，痛苦的事自然比较多，不知哪一次最痛，就说第一次吧！七岁时大弟忽然病故，我出门不敢看山坡，因为那里埋葬着他。当时在逃日本鬼子，家住贵州金沙县城，感觉像心上被打了一个洞，后来洞随着我长大。……」

一日，六毛提议看话剧。渊明赞成，并坚持请客，去者有份，票价五十元。两人和小静一道儿坐公车去小剧场。车子很旧，上、下抖个不停，抖到小静换坐窗口，渊明也感不适，好不容易才抵达。小剧场在王府井街的一个小巷里，三人早到，排在小龙前。渊明想到史小，若是在白天，肯定会带她们游。他又想到儿女在新竹念的实验中学双语部，两校都顶级到让人难以置信。

剧名叫《盗版浮士德》，演了二十多天仍几乎满座，观众多是知识青年。布景简单，不只一人演数角，很难凸出个性。说话多而快，有时许多人同时说。用典特多，讽刺电视快速之际自家也同病。剧初和剧终较可看。原版浮士德生于一七四九年，逝于一八三二年。盗版浮士德跟魔鬼赌：魔鬼帮他通过电视得世间荣华，包括女人，但若他因陶醉于一景而求时光停驻，灵魂便输给魔鬼。他在登陆月球后输了，但初恋情人甘丽卿救了他。从过程上看，他的灵魂早已输给了魔鬼：学生甘丽卿因爱他害死了母亲及哥哥……。有一点渊明不解，为甚么浮士德不登陆别的星球，毕竟，美国的太空人已在一九六八年登上月球。

六毛听罢他的批评，甚为失望，为他的失望而失望。他说：

「我还是很感谢你的。只是，我看过别的话剧，免不了受奥斯卡分类的影响，比较导演、主角、配角、服装、音乐……」

夜已深，他想从前，含着泪躺下，躺下……，忽然坐起来，冲出贤进楼。天气转冷，细雪纷飞，他紧握着拳头，面向天空，像二老爷激动时一般，筋骨都露出来了。雪景带着他回到在史小念书的那段时光。
一日，六毛带他去清真馆吃拉面，然后去万圣书园。出园后逛街，灯明室暗，书香气弥漫，令他想起在特大校园附近品茗及对弈。两人选了一家茶馆，坐在墙边长叙。

六毛带他逛街，他买冰糖葫芦吃；小雅带他逛街，他也买冰糖葫芦吃。糖葫芦使他想起初到幽燕那天，问妈妈那是甚么。现在妈妈已去，糖葫芦仍在，仍是山楂做的，一元五角一支，加上核桃或别的，两元一支。山楂是幽燕的标志，他最喜欢吃山楂糕。现在有了山楂果汁、山楂片，大红果冰棒。他喜欢喝山楂果汁，却不喜欢合资瓶上的美国旗，也不喜欢合资背包上的美国旗。为此，他买了劣质背包，挂上一只小鞋，穿梭于北京的大街、小巷及校园里。

他在B大校园内及P大校园外和师生们一道儿吃北京烤鸭，三十多元一套。香港的烤鸭比这里贵五、六倍，且油腻得多。这里的鸭不是靠注射生长素养大的，使他想起沈先生。许久不想了，也许久不吃填鸭了。夜里，他又梦见沈先生，从梦中惊醒过来。

在海淀区吃东西比在长城饭店附近吃便宜，在校园内吃更便宜。白天他跟小静去留学生食堂吃，有黑米粥、红薯条、莲子银耳、沙锅豆腐、炒年糕……，一元至五元。

一天，六毛的中学同学从T大来找她。六毛邀渊明回宿舍，他迟疑，她说「我的朋友就是你的朋友」，「拉」他回宿舍。几个女孩谈天，一如他不在场。察言观色，他对P大中文系的蓉典印象最好。谈笑中众女提议出外吃火锅，众人附和。火锅像太极，分阴阳两边，一边有辣油，一边没有，外加一碗料：花生酱、蒜蓉、芝麻油……。六毛主叫：涮羊肉、肥羊、牛百叶、冰豆腐……。大家边吃边谈，谈到胡适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里所说的不用典，渊明说：

「五四前后的作家，包括鲁迅，受的是文言和外文的训练，忽然写白话文，只能说在尝试；今天我们写白话文，不仅要不用典，还要不过份推崇他们的「尝试集」，才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思想。」

蓉典反驳：

「为甚么不用典？例如嫦娥，两个字便凝聚了女孩子的美！」

「为了解「嫦娥」两个字，读者要念一大堆文字，为甚么不细描眼前女孩的容貌和内涵，凸出她的个性？」

「北大允许争论，你引用胡适的话，也是在用典！」

他觉得她在强词夺理，但没像十一岁时，一竿子打向她屁股！

晴天时阳光普照，有人沿街铲雪、扫雪，不能尽除。夜来时天暗地滑，渊明在残冰上跌倒，屁股痛痛。六毛为没扶他感到内疚，提议为他按摩。他不接受，她说他古董。

幽燕能唤回儿时，加上跟小女孩相处几日，他已返璞归真，生了离别的难，思量几天，才从情中拔出，坐火车南下。床对面的乘客是计程车司机，使出全身解数，滔滔不绝地介绍本行，埋怨之余加上搭客应知：

司机代租旅馆，每住一日，旅馆给他一百元；司机代找饭馆，饭馆给他一半餐费。

至广州，铁路局提供一条龙服务，免费送客至东站。旁边的乘客跟渊明谈「北京游」，说填鸭二百多元一只。渊明问：

「是不是计程车司机带你去的？」

「是的，我不认识路。」

